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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陆美术界来说，贺慕

群这个名字是这几年才渐渐为

人 所 知 悉 的 ，她 被 誉 为 继 潘 玉

良之后，最杰出的华裔女画家。

贺慕群祖籍浙江宁波，出生

于上海，26 岁就漂泊异乡，先后

在 我 国 台 湾、巴 西、西班牙等地

留居，1965 年定居法国巴黎，上

世纪 90 年代叶落归根，回中国定

居。在法国大茅屋学院（Academic

grande Chaumiere）的学习让她具

备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1968 年

她凭借油画作品《玩具系列》摘

得巴黎“妇女沙龙展”的桂冠。

贺慕群是一位成熟的、多面兼

擅的艺术家。其创作，从油画到版

画，再到素描、蜡笔、墨彩这些纸上

小品，都游刃得当。近日在北京今

日美术馆举办的“贺慕群个展”，集

中展示了贺慕群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年代创作的一批纸上作品。

贺 慕 群 的 作 品 内 容 多 是 些

寻常生活景物。几段窗外的风

景、一盆艳丽的夏花、桌布上散

碎的颜料盒、茶水杯、墨水瓶、苹

果、火柴以及揉皱的香烟，都是

她最爱的素材。艺术家将人们

熟视无睹的客观印象，转换成能

够承载其自我独特内心体验的

视觉形式。她以内敛的笔致，新

颖 却 不 做 作 的 视 角 ，朴 拙 的 形

象，古旧的色彩，还有隽永、温和

的视觉肌理，在淡然的语调中细

腻地传达出她对生活敏感又朴

素的感受。这些人们习以为常

的景物被她反复描摹不断验证，

而成为观者可以探视艺术家内

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从这些纸本作品中，我们更

能窥见，略不同于油画的情愫。

即那些存在于她胸壑间的中国

传统绘画的审美趣旨。尽管这

些作品往往有着西方现代绘画

正装式的外衣，可是当我们能够

用心去探知和感受，穿透这些重

重 包 裹 ，触 到 她 的 创 作“ 原 点 ”

时，就不难发现，她所独拥着的

内 心 体 验 是 一 种 中 国 式 的“ 原

点”。在不刻意追求某种中国风

格上的认同与相似之前提下，有

着毫不雕琢的语言灵性和率真而

又质朴的心理特质，这种灵性质

感是种中国味道。在那些粗枝大

叶的古柏和草木生机的乡野世界

里，似乎可以嗅到，属于中国早期

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如常玉、关紫

兰、周碧初、庞薰琹等人，骨子里

共有的朴素人情味道。

我从开始画水墨画到今天，也有 20 多年

的时间了。在这之前，我是从绘画的一般原

理看待水墨画的，接触多了，慢慢地对水墨的

特殊性有所认识和理解。待我动笔水墨三四

年之后，才说得上对水墨艺术有自己的一点

体会。逐渐地，水墨进入我的生活而对它难

以舍弃。20 世纪 90 年代，每天如痴如醉，要

在上面消磨一段时间，有时洋洋自得，有时灰

心丧气。在我磨练水墨的过程中，书房里画

册中元明清大师们的作品给我不少开导，近

现代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

等人的画也使我十分敬佩。我看他们的作品

时，心里暗自揣摩他们的章法和笔墨，算是一

种“意临”吧！可是每当我拿起笔，从来没有想

过要学习任何一位大师和他们的画法。我画

的是我对山水画的认识和我生活经验中的视

觉与心灵的积累。我生长在长江下游冲积洲

的水乡，隔着滔滔江水便是山峦起伏的丘陵，

还有崛起的圌山和山巅上的宝塔，自幼培养

起我对山、水与树木的感情。住进城市之后，

当有机会“游山玩水”时，我都认真地看和想，

这山水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每当我动笔作画，总充满期待，但一般是

心中无数。我没有预设构图，只是动笔之后

一笔一笔地勾画线条时，情绪才被激起，开始

全神贯注，忘我地点擦皴染，刹时间仿佛一件

“杰作”即将问世。画完后细细端详，冷静审

视，才感到惭愧，才感到水墨之难，画张好画

绝非易事。也许正是这一次一次的喜悦与苦

恼和水墨本身包含的“神秘”，使迷醉于水墨

的我，从中领悟到不少生活与艺术的哲理。

中西绘画有共通的原理，假如有人问，它

们之间的差异何在？撇开深奥的学理分析不

说，单就中国的水墨来说，它最敏感于表达作

者的心灵和情绪。水彩在这一点上与水墨有

点相似，但中国水墨以书法用笔为基础的书

写，更具写意性，更能表达人的灵性和精神，

也更有文化的深度，这一点为水彩所不及。

这些画算是偷闲画出来的。它们篇幅较

小，这固然有时间不允许作大画的原因，但坦率

地说，我天性爱画小画，我觉得小画更能表现我

的性情。

画一旦展出，便是大众评判的对象了。

夸奖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对我的帮助，我会

把各种意见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继续在水墨

探索中寻找自己的乐趣。

上世纪 50 年代初，共和国诞生之

初面临西方诸国的封锁，只有苏联接

受我国派遣的学生。至 1965 年，国家

共派出留学生 1.5 万人左右，其中大多

是理工科人才，美术类一共30余人（包

括美术史论、绘画、雕塑、舞台和电影美

术），攻读油画专业者有 11 人。我记

得，1956 年出国前中央首长在报告中

指示，留学生的任务是努力学习科学

知识，学好外国的油画艺术，把好的经

验带回来，提高我国艺术教育水平。

教育部门的一个领导还形象地说，派

你们出去，好比是养一只老母鸡，你们

回来要生蛋——培养更多的人。

我 在 国 内 学 艺 5 年、外 语 1 年，

1956 年赴苏联留学6年。从1950年进

入大学算起至1962年，共用了 12 年的

时间学习、进修，提高专业基础。在

苏联列宾美术学院 6 年多的学习对我

艺 术 的 发 展 起 着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

画静物、石膏、人像、人体、双人体等 5

年室内长期作业的严格训练，使得我

无论是素描造型还是油画色彩都学

到了丰富的知识。而每年两个月的

外光作业和写生课，使教室内长期作

业中得到的知识，特别是油画色彩，

到大自然中得到发挥、锻炼。苏联博

物馆除了俄罗斯油画名家作品，还收

藏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历史上油

画大师的作品。6 年间我至少每周去

一次博物馆，看画、研究、临摹大师的

作品。我曾临摹了列宾、苏里科夫、赛

洛夫、柯洛文等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法

国印象派大师马提斯、凡高等人的作

品。那时苏联的文艺政策与我国相比

宽松很多，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一些

作品都能看到。

1962 年 11 月回国后，我开始任教

于南京艺术学院。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苏联的美术教育对于中国美术的

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1954 年，在北

京、上海等地举办的苏联建设成就大

型展中的油画作品，是我国广大老百

姓第一次接触外国油画。1960 年前，

在苏联进修的罗工柳和第一批、第二

批留苏归来的李天祥、钱绍武、陈尊三、

程永江、全山石、林岗、肖峰、郭绍纲等

分别在全国主要的几个美术院校举办

留苏作品展，直接参加美术教学，同时

他们都参加了重大革命历史主题画的

创作，影响非常大，推动了我国美术教

育的提高，带动了油画艺术的发展。

有人称我们留苏学生回来建立的

教学为“苏式的教学模式”，并说它跟

不上现代教学思路。我很不赞成这

个提法。因为我们国家的美术教育

体制与当时苏联美术学院的教学体

系 不 同，虽 然 向 人 家 学 了 某 些 教 学

方 法，但 没 有 可 能 建 立 如 他 们 那 样

的 体 制，所 以 在 我 们的美术院校里

没 有 形 成，或 者 说 就 根

本不存在真正的苏式教

育 模 式 。 就 我 而 言，在

国内美术院校学了 6 年

又到苏联留学 6 年，对两

国教学系统教育深有体

会，觉得“苏式的教学模

式”的 说 法 实 在 站 不 住

脚。其中不少人以逆反

的心态，把一切不好的，

或者认为过时的东西归

罪 于 事 实 上 不 存 在 的

“苏式教 学 模 式”，这 不

是 实 事 求 是 的 科 学 态

度。

时 至 今 日 ，艺 术 的

风向大转。一些当代艺

术家的作品拍得比伦勃

朗的高。反现实的观念

艺术被称为当代。绘画

越 来 越 忽 视 造 型，而 且

似乎全盘推翻过去的艺

术，才 能 显 示 新 锐 和 创

造 。 我 不 排 斥 当 代 艺

术，但依然坚信现实主义艺术，热爱

油画艺术。在我看来，油画艺术是世

界性的一个画种，无需翻译，人类皆

懂。几百年来落后的中国都是接受着

“西风东渐”，而今随着祖国的强大和改

革开放，终于也迎来了“东风西渐”的新

时代，把中国的古老传统和现今的文

化推向世界。油画艺术史上有过意

大利的文艺复兴，17 世纪的荷兰画

派，18 世纪英国、法国的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和印象主义以及 19 世纪下半

期 俄 罗 斯 批 判 现 实 主 义（即 巡 回 画

派），20 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艺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油画艺

术也逐渐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我相

信在世界油画艺术的大舞台上，中国

的油画家们将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把

油画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麻雀，一般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幼

小生灵，却也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令人刮目相看；麻雀，曾因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被列为“四害”而一度遭受劫难，直

到改革开放乃至近些年才成为人们的保

护对象。如今 87 岁的花鸟画大家黎政

初的艺术人生，恰与这麻雀有着相似的

经历。

“涂抹几管秃笔，惹来风雨交加。最

难禁，丢了又捡，捡了又画。笔下花吐

艳，纸上鸟喧哗。朵朵葵花映旭日，点点

寒鸦送晚霞。白芍带雨含春泪，红梅顶

风笑山家。得花鸟清气，识天地余赊。

画随意到，情自心发。天人合一方是我，

成败得失且由他。”这是现代花鸟画家黎

政初的自度曲——《笔缘》，也是这位一

生坎坷、不求闻达的老人晚年最真切的

心迹写照。

黎政初，1924 年生于湖南省衡阳县

界牌镇石矶村，字德贵，号黎晖、黎苏，室

名“ 补拙斋”“ 望江楼”， 幼年曾就读私

塾，学习四书五经，1940 年代毕业于华中

艺专，开始专攻写意花鸟画。因擅画麻

雀和八哥，人称“黎麻雀”“黎八哥”。

黎政初国学功底深湛，诗、书、画俱

佳。已故著名画家钟增亚对他的画作评

价：“观君之画，如饮甘醇”，当代工笔画

学 会 副 会 长 陈 白 一 评 价 黎 政 初 的 作 品

“花鸟传神”“花鸟传情”。历经半个多世

纪的艺术钻研，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

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

他生来喜欢画画，在小学美术课上

学画的第一个麻雀，奠定了他一生的画

画基础。为了画好麻雀，他几乎花了一

辈子工夫。小时起便经常在田野一呆就

是几个小时，注意观察麻雀的每一个神

态，写生的草稿不知画过多少。

然 而，黎 老 的 一 生 可 谓 命 途 多 舛。

早年曾因父亲被划为富农而受到牵连，

十年“文革”期间遭牢狱之灾，后被孤身

下放农村，如今及至耄耋却身患中风。

曾经在那个强调人物题材为主，并要突

出英雄人物“红、光、亮、高、大、全”的年

代，黎老的花鸟画被列为资产阶级文艺

范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曾任

衡南县文化馆馆长。“文革”时期，他孤身

在农村，却也日复一日与麻雀为伴，度过

凄苦时光。

但在他的作品中，却看不到丝毫的

怨天尤人，更无消沉与颓废。虽一度被

下放，却为他提供了和农民生活在一起

体察百姓疾苦的机会。在黎政初心中，

自己笔下的麻雀正是这些普通百姓的化

身，他将麻雀画得如此富有灵气，那么敢

于和自然抗争，就是要讴歌劳动人民勤

劳向上的美德。笔下逆风飞扬的麻雀、

从容嬉戏的鸭子、傲霜斗雪的秋菊，无不

弥漫着对自然和生命的真切关怀。

如今的黎政初感叹自己等到了好时

候：“我赶上了好时代，没有现在的和谐

社会，连花鸟都画不成。”他熟练掌握了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精髓，靠思

考和修养在新世纪成熟和创新，将西画

的 写 实 融 入 到 传 统 的 花 鸟 画 的 意 境 之

中，将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融入到情趣

盎然的意味之中，将自然的色彩融入到

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之中，体现了时代审

美特征。2008 年，他创作完成了巨幅《千

啾雀敦》，整体气势构图既传神又传情，

达到了一位花鸟画家新的艺术高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不变的是黎政初对

于艺术的执着和追求。他朴实谦虚，对前

来求教之人总是有求必应，将自己所有的

技艺毫无保留地教给那些真心热爱绘画

的人。即使是年龄比他小得多的人尊称

他一声“ 黎老”，他也赶紧起身，道一声

“你郎家（衡阳话你老人家）客气”。

年近九十高龄的他，不论白天还是

晚上一直坚持伏案作画，声称“我坐下来

5 分钟就会打瞌睡，但是作画的话，站个

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几年前，黎政

初因高血压中风手有些不听使唤，仍坚持

绘出一幅幅麻雀长卷，画卷上的成百上千

只小麻雀，竟然形态各异毫无雷同。老人

说：“这既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也是呼吁

人们保护环境，像以前再普通不过的麻雀

越来越少，不得不令人忧虑。”

虽然年事已高，黎政初仍在积极传

播着传统文化艺术，担任衡阳市多个群

众文化团体艺术顾问。热心公益事业的

他，曾捐出价值 20 多万元的作品义卖。

湖 南 省 书 协 主 席 何 满 宗 为 黎 政 初 立 书

“德艺双馨”。

艺林清音 别开生面
1 月 3 日，“艺林清音——邵大箴、水天中绘画作品展”在北京绥风艺术馆举办，引来京城美术界名家济济一堂。其中，邵大箴水墨画

作品 38 幅、水天中油画作品 29 幅，集中反映了两位学者闲暇之余进行绘画创作实践的基本面貌。这些作品融学术积累、文化修养和绘画

基础于一体，让平时看惯了两位理论界前辈文章的普通观众和艺术家们感到别开生面。中国美术家名誉主席靳尚谊赞叹，这是一个很有

学术价值的展览，当代美术界尤其需要学养深厚、目光敏锐的画家，两位先生让我们看到了超越技法层面、注重精神表达的另一种风貌。

我和水墨画
邵大箴

重新学步
水天中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在我的周围

总是有许多书和许多画，那些书籍、

绘画与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假山池塘

一起，成为我生长环境的重要部分，

而胡写乱画就成为我难以排除的习

性。

1951 年秋天，我上高中二年级的

时候，被选拔去西北艺术学院学习，

在不停息的“思想斗争”中被培养为

新 社 会 的 美 术 工 作 者 。 60 年 来 学

习、工作一直与美术有关，但真正从

事 绘 画 艺 术 创 作 的 机 会 很 少 。“ 文

革”浩劫结束，我以美术史和美术评

论为主业。但在观察、思考各种艺

术现象时，往往未离画人路数。回

首 往 事 ，我 实 际 上 是 在 两 方 面 游

荡。这当然有违“术业有专攻”的古

训 ，但 老 去 自 忖 ，竟 觉 乐 在 其 中 。

2010 年大病，放弃写作和社会美术

活动，听人说写字画画有益于病体，

于是重拾画笔。这是我在绘画上的

第二次学步，重新学步的动力仅在

“怡情养病”，拿出来展示纯属偶然。

但我真诚地希望听到朋友们的议论

和批评。

对于自幼生长在西北高原的我

来说，荒漠和雪山往往是我眺望世界

的起点与终点。但我的荒原在精神

结构上简单直率，缺少艾略特那样的

神秘宗教情绪，这也算是“事义浅深，

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

的明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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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周

“东风西渐”忆留苏
张华清

黎政初：“小麻雀”的“大世界”
陈晓蓉 董 林

湖边少女（油画） 张华清

◀烂漫（水墨） 48×80 厘米 2011 年 邵大箴

傍晚的阿尔卑斯（油画） 40×50 厘米 2010 年 水天中

贺慕群作品

黎政初作品


